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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岁”的古樟树，看
过红军在树下歇脚议事，看
过一代代娃娃们在溪边摸
鱼，看过老房子空了又满，
却没看过它的脚下成了热
闹的舞台。

夏日的石台，天蓝得像
洗过一样。牯牛降的山脊
在远处画出柔和的弧线，几
团白云停在山尖上，像被山
接住了。阳光穿过大演乡
严家古村那片古水口林的
枝叶，被筛成细碎的金点，
怎么也落不下来。下午两
点半，《天降仙缘》正在树下
演出。演员就在人群中起
舞，游客和村民站满了台
阶、山坡，站得最近的观众
离演员不到两米。

2024年6月，邵伟来到
这儿时，严家古村大半还是
空屋。

2014 年，严家古村启
动脱贫搬迁，九成村民迁至
1公里外的新农村，20多栋
老民居空置十余年，门板逐
渐歪斜、天井逐渐长满荒
草。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团队2023年进驻村子，开
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为古民居探索活化路
径。作为驻村第一书记，邵
伟接续推进这项工作，逐栋
踏勘、邀请设计师指导，并
请来本地工匠参与施工。

“村民修自己家的老房子，
格外尽心。”他争取了专项
资金，到今年任期结束，全村已修缮古民居11栋。

修好的老房子没有空置：剪纸艺术馆、农民
书画院相继落地。邵伟爱好书法，邀请美术、书
法界名家来村写生，深耕画坛五十余年的国画名
家张东林已驻村创作。不久前，邵伟受聘为省文
联文艺赋美乡村“艺术村村长”，严家古村所在的
新农村入选全省首批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村。

2025年春天，安徽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
化对接景区合作，走访皖南多处景点后最终落户
牯牛降。邵伟闻讯主动对接，他跟村干部说：“这
台戏落地村里，村民会觉得‘我们村被看见了’。”

这台《天降仙缘》是全省“百景演艺融合”工
程首批落地项目，为牯牛降量身打造的沉浸式实
景演艺。无固定舞台，从三生树祈福、严家祠堂
诵族史，到鸳鸯潭叙爱情、四叠泉习武艺，最终在
情人谷收尾，演员行至何处，观众便跟至何处。

2025 年 9 月 30 日首演当天吸引游客近
3000人，当年景区闭园两个月的情况

下，年收入仍提升5%，带动新增就
业岗位100余个。目前演出已签
下全年300场常态化合约，2026

年6月起正式执行。
戏最先打动的是守了一辈子古

树的人。护林员严常青看护古樟树已
有35年。严常青说，严氏先祖立下铁律：

古树林一草一木禁伐，村口明崇祯十一年的
“罚戏碑”明确，盗伐者罚演三日目连戏、置办十
桌酒席。严常青二十岁出头便跟着父辈巡山，暴
雪夜清障、冰灾时敲冰护树，一守就是半生。首
演那天他被拉到前排：“看到第三幕眼泪就掉了，
戏里演的就是我们的山、我们的树。”

大家感受到村子的“精气神”，也感受到乡村
旅游的兴旺。

全村民宿两年来新增五六十家，140余家民
宿、农家乐全部由村民自筹开办，在外务工的村
民陆续返乡。村党支部书记唐世才说：“搬村不
丢根，人走心不离。”

2018年回村开“严家客栈”的严纲和感受最
深：从前八九间客房还住不满，如今扩至二十余
间，旺季需提前一周预订，年纯利润六七十万
元。“以前客人只问牯牛降怎么走，现在会问：你
们村有什么故事？这房子有多少年？”严纲和说。

变化也发生在村民身上。因研学与古村结
缘的王小英开办了“弦上青岚古筝艺术馆”；村里
设了非遗蒲扇固定售卖点，檀奶奶每天能有百把
块钱收入；从前游客看完古树就走，如今严常青
会主动给游客讲古樟的来历、严家的护林往事，
古樟树从打卡点变成了文化符号……

夜幕降临，古村的灯笼次第亮起。村口广
场上，几个孩子学着演出里的舞蹈动作比划
着，家长们在一旁笑着鼓掌。风过古樟树冠，
叶声簌簌，像一场跨越四百年的掌声，为乡村
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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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李鹏

灯从何处来

——从淮水畔点燃

每到周末，颍上县管仲老街上便锣鼓
喧天，花鼓灯表演准时开场。年轻演员们
踏着明快的鼓点，舞扇翻花、腾挪闪跳，将
灯舞之美挥洒得酣畅淋漓，围观游客的喝
彩与掌声此起彼伏。

然而，欢腾的鼓点里，藏着鲜为人知的
沉重往事。“花鼓灯的起源，是庆祝丰收，再
后来，是讨生活。”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晓
旭说。

颍上花鼓灯的历史最迟源于宋代。自
南宋“黄河夺淮”以来，淮河沿岸水患频发，
人们在治水、农耕之余，击鼓歌舞，既有祈
求风调雨顺的寄盼，也有缓解疲劳、自娱自
乐的作用。

清末，颍上县民间艺人唐佩金集大成
式完善了唱腔和剧目，其表演风格舒缓古
朴，韵味悠长，与凤台花鼓灯的热烈奔放、
怀远花鼓灯的刚健有力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花鼓灯艺术成熟，出现了技艺高
超、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和灯班。在正常
年景，他们利用冬闲和春节演出，挣取额外
收入补贴家用。每逢灾年，艺人身背花鼓，
流浪四方，以“唱门头”换取微薄粮食和零
钱。这种落差折射出花鼓灯曾经的生存环
境：它生在底层，长在苦难里，是淮河儿女
对抗命运的一种活法。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颍上花鼓灯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彼时，颍上境
内花鼓灯灯班数不胜数，几乎村村有灯班、
人人会哼唱。垂岗乡唐家湖的“唐家班”在

“万人迷”唐佩金的执掌下，完善了唱腔和剧
目，影响遍及沿淮，成为颍上花鼓灯的一面
旗帜。垂岗乡的“汪家班”、鲁口镇的“李家
班”等各怀绝技，与唐家班相得益彰。唐佩
金、黄华山、李传金、王传先、张少白、黄西城
等一批民间艺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
角，将颍上花鼓灯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段晓旭回忆说，每逢春节、元宵节等重
要节日，灯班们争相“抵灯”，互相叫板。谁
赢得观众的喝彩多、谁能压住对方的阵脚，
谁就算赢。这种竞争往往从黄昏一直闹到
天明，场面极为火爆。

正是这种“谁都不服谁”的竞争，逼出
了技艺的千锤百炼。颍上花鼓灯也由此形
成了“大架势、大场面、大歌舞”的鲜明风
格。一场“抵灯”摆开数十人，扇花翻飞如
蝶，锣鼓震天动地，那气势，至今仍是老辈
人最难忘的记忆。

这一时期，也是整个沿淮花鼓灯的高
光时刻。1953年，以怀远冯国佩、郑九如
为代表的安徽花鼓灯艺人参加全国首届民
间音乐舞蹈会演。1957年，怀远艺人随团
赴波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锣鼓声响彻
异国他乡。

花鼓灯，这盏从淮水畔点燃的“艺术之
灯”，一路舞向了国际舞台。而颍上作为花鼓
灯的核心发源地之一，与怀远、凤台共同托举
起这段属于整个沿淮民间艺术集体的荣耀。

谁为灯掌火

——学灯与守灯

随着时代变迁，艺术样式不断更新迭
代，传统的“灯班”也面临危机。2006年，
颍上全县花鼓灯艺人达数百人，但平均年
龄超过70岁。也是在这一年，花鼓灯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颍上与怀远、凤台三地同为申报地
区，共同承担起保护传承这一民间艺术瑰
宝的责任。

同年，颍上县成立花鼓灯艺术学校，面
向全县招收30多名学员，聘请资深艺人手
把手教授大花场、小花场、游场等传统剧
目，开启花鼓灯从“口传心授”到“课堂传
承”的转型之路，让花鼓灯传承从田间地头
走进了专业课堂。经过数年系统培养，颍
上花鼓灯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
带着课堂上学到的扎实功底，走向了更广
阔的赛场。

2009年，《大鼓橛子小兰花》在全国非
遗展演中摘金；2010年，《淮水欢歌》斩获
全国群众文艺最高奖“群星奖”；2016年，
《鼓乡的春天》代表中国出征韩国首尔，在
亚洲第七届国际舞蹈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同年又在美国旧金山世界舞蹈之星大奖赛
上捧回金奖。从国家级非遗名录走向世界
领奖台，花鼓灯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刻。

尤为可贵的是，花鼓灯艺术学校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如今，颍上县花
鼓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梁修林、
演员队队长王玉辉，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
来的学生，他们从课堂走向舞台，又从舞台
走向管理岗位，完成了从“学灯人”到“守灯
人”的角色转变。

在政府搭建的保护传承框架之外，一
批民间“守灯人”也在默默发力。

韩琪，县级花鼓灯传承人。20年来，
他自费走访了400多位花鼓灯老艺人，几
乎跑遍了颍上县每一个有过灯班历史的村
庄。韩琪在老艺人家里一坐就是大半天，
帮着干家务、唠家常，记录一首首灯歌。多
年的奔波，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成果。他收
集整理出颍上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花鼓灯
班170多个，淮河民歌小调100多首，花鼓
灯歌300余首。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险些
被遗忘的名字，一段段几乎失传
的旋律。但韩琪并没有止步
于此，他跟着老艺人学习
舞蹈动作和演唱，钻研
花鼓灯道具的制作，
改良杈伞，还设计了
人物泥塑手办等10
余种文创产品，让
花鼓灯从舞台延
伸到了掌心。

正是这些扎
根乡土的民间力
量，与政府的系统
性保护相互呼应。
两者形成合力，才
让花鼓灯的保护传
承成为一场延绵不
断的接力赛。

灯往何处去
——转身与蓄力

离开荣誉的聚
光灯，如何在与节庆
联动外，通过场景
重构、网络赋能，
走向新消费市
场、融入新大众
文艺，让花鼓灯艺
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依
旧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尽管花鼓灯在国内外屡获大奖，但花
鼓灯艺术团（颍上县花鼓灯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前身）缺乏稳定的市场收入。“艺术团
停业的那段时间，演员们不得不自谋生
计。”梁修林回忆说，昔日锣鼓喧天的排练
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转机在2025年10月到来。艺术团整
体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
管子文化的IP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
鼓灯找到了新的舞台。管仲老街、八里河
旅游区……花鼓灯从此有了固定的演出阵
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灯歌灯舞如约登
场，成为景区里一道亮丽风景。

“景区就是舞台，花鼓灯再出发。”梁修
林坦言，如今演出场次和观众数量都在稳
步攀升，但目前的队伍规模满足不了演出
需求，人才短缺成了新的烦恼，他们正抓紧
招揽更多专业人才，让更多年轻人站上花
鼓灯演出舞台。

新编剧目融入管仲文化和乡村振兴主
题，短视频平台上的千万级播放量，让花鼓
灯与时代同频共振。200余首传统灯歌、
全套锣鼓经被完整录制，老艺人影像和道
具档案被悉心留存——创新与守护，正在
同一条路上并肩前行。

在另一条战线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正在做着一件同样紧迫的事。

陈玉华是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她所擅长的“游场”独舞，被观
众评价为“一人一扇，满台生风”，将颍上
花鼓灯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年
来，陈玉华把更多精力投入传承工作。
她带徒弟从不走捷径，一个眼神、一个手
势，都要磨上几十遍。她还走进学校、走
进传习基地，手把手教孩子们练扇花、踩
鼓点、走游场。

陈玉华并不孤单。一张传承脉络在颍
上越铺越广——全县2名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7名省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领
衔，42支民间灯班、100多名在册艺人构成
了传承的中坚力量。28所中小学开设了
花鼓灯兴趣课，本地职校开办了专业班，

年均覆盖学生超过5000人。
回望颍上花鼓灯的发展历程，

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从乞食谋生
之技，到登上国际舞台；从濒临
失传的沉寂，到文旅融合的重
生——每一次变迁，都像是这支
古老舞蹈里的一个转身，看似离
场，实为下一次亮相蓄力。

“入遗”二十年，是历
史性的节点，更是全

新的起点。

秋初，颍上五里湖湿地公园林木
蓊郁，蝉鸣漫过湖畔堤岸，清亮的花鼓
灯锣鼓和旋律穿林而来。“眼下我们正
紧锣密鼓地排练，全力以赴筹备灯展
演出。”颍上县花鼓灯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演员队队长王玉辉说。

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是集
舞蹈、灯歌、锣鼓音乐等于一体的民间
舞种。自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颍上县通
过抢救保护、教育传承、文旅融合等措
施，悉心守护这门流淌着淮河记忆的
古老艺术，文旅融合拓新路，百年灯舞
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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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为颍上花鼓灯表演。（资料图片）


